水出和明的诗

——兼论日本当代汉诗创作倾向——
                                          金 中

    在东京汤岛圣堂内每月定期举办一次以年轻人为主的“樱林诗会”，为石川忠久先生（详见本刊第3期介绍）义务指导日本青年一代从事汉诗创作而设立，至今已有近二十年历史。每次由石川忠久根据当月节令事先布置诗题，诗会时每人分别将自己的诗作用日语文言训读文进行诵读，再用现代日语翻译其意，然后大家一起批评讨论。每年四月樱花盛开，以及年底辞旧迎新之际，还进行“联句”活动。以统一的韵每人构思一个七言诗句书写在彩纸上，经过调整排列编为一首柏梁体诗悬挂起来，颇有重现中国旧日风雅的意趣。
    在樱林诗会的参加者中，就目前达到的汉诗造诣来论，显然推水出和明为佼佼者。

月残帘外五更天，雪里梅花香暗然。晓雾未晴莺未语，衾中偷得一春眠。

（《春晓》）
清宵独酌碧壶觞，小院傍栏桃李香。醉卧玉阶春月下，不知花影上衣裳。

（《玉阶春月》）
前首诗反孟浩然《春晓》之意，创造了一个宁静的世界；第二首则静中有动。

晓雨轻沾春岸边，浪声不破水禽眠。依依百朵旧堤柳，吐出一团新绿烟。

（《立春晓雨》）

    这首诗中“沾”“吐”二字为作者刻意所用的诗眼。笔者尤其喜欢“浪声不破水禽眠”之句，曾问过水出君此句是否为受前人影响所得，答曰完全是自己头脑中的创意。
群贤尝集孔林阿，三百春光只一梭。又落今年杏花雪，偏添夫子像前多。

（《圣堂春色》）

黉庭蛩韵报秋阑，先圣遗风回杏坛。霜染孔林枫叶色，不如夫子恕心丹。

（《圣堂秋景》）

    这两首分别描写了汤岛圣堂的春秋之景。第二首的转结句将抽象的情感与具体景物作比，这一手法同样运用在其“山居日日无闲事，适意清于秋月光。（《山月照庐》）”、“浮世自轻于茗烟（《树下茶烟》）”等诗句中。
松荫古榻竹荫庭，满地槐花如落星。清昼曝衣人去后，一朱竿上一蜻蜓。

（《昼院夏日》）

    水出和明颇善于运用象“一朱竿上一蜻蜓”这样的“句中对”手法，即将七言诗句分成上四下三的并列结构，通过叠用某字来表达诗趣。“十日长霖懒倚栏，笼莺声涩怯微寒。蔷薇香老垂帘外，春梦残时花亦残”（《雨中落花》）、“缓步五更晴苑边，踏霜拂月咏凉天。一年两度晓时乐，秋好逍遥春好眠”（《秋晴晓步》）、“十顷晴湾一苇航，桡声轻逐白鸥翔。江行自在操舟子，波作摇篮水作乡”（《夏日江行》）、“天推众岳帝王位，夏挂云冠冬雪冠”（《山上夏云·咏富岳》）、“野鸟无关林影趣，只求甘果不求花”（《村路野桃》）等例皆是。
    其诗作常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雨后未成林野娱，门前但患是泥途。壁蜗似慰我心意，银线巧描山水图。

（《雨余蜗篆》）

春暮送郎樱柳边，一双新燕拂枝旋。城南城北落花雨，尽是妾身红泪涟。

（《春城小雨》）

前首诗饶有风趣；后一首以女性之口吻咏出，转结句通过夸张表现一种悱恻之情。再如对于“山月照庐”这一诗题，作者没有流于常套，而是想象为自己与嫦娥梦中共饮。
山阴睡卧碧云丛，月里嫦娥入梦中。共醉桂花芳酒宴，茅庐忽化广寒宫。

水出和明的诗作绝大部分是七言绝句，律诗还刚刚起步。
夏云东海上，冉冉改姿容。崩作千重壑，积成万丈峰。

晓舒红芍药，夕卷碧芙蓉。冀降天花露，枯田喜老农。
（《海上夏云》）

十里洲汀百顷湾，一团云霭四围山。柳荫风渡梳青发，峰影波涵洗碧鬟。

蟹拂古泥将濯足，蛙呼新雨欲怡颜。泅儿不识沧浪曲，游泳江潭清浊间。

（《薰风渡水》）

五律中间两联尚有为凑对仗之痕迹，尾联转得生动。七律颔联比喻形象。
水出和明自号“乐山水”，居住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三十年前上大学时通过旁听石川忠久先生的课对汉诗产生了兴趣，以后在其指导下钻研不断。大学毕业后作为高校教员工作至今，现已积有习作一千余首，曾出诗集《四季百咏》。亦自学山水画，举办过个人画展。平时异常勤奋，利用授课工作之余，保持着一年阅读两百本书的速度，目前每天夜里只在书房伏案睡眠三个小时。
从以上所举诗句中可以看出水出和明确实是有诗才。作为一个从事汉诗创作的日本人，掌握章法句式及平仄押韵等规则并非特别，而能达到写出优美的意境及缠绵的韵致则绝非易事。水出君本人完全不会现代汉语，而他以日文思维构思的诗句，用汉语念出时却具有流利的语调。

日本自战后汉文教育受到冷遇，汉诗创作极度衰退。虽然目前爱好者仍不乏其人，但整体汉学功底和诗作水平与历史以往相比大幅减弱。较多的汉诗爱好者还处在尚未入门，或刚刚入门的程度。他们为了完成一首七言绝句，往往要翻阅类书辞典，索句觅章，做到符合平仄押韵已是精疲力尽，无法赊谈自由地表现思想感情。作品能达到一定程度，写出个性的不多。因此水出和明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在今后继承发扬日本汉诗传统上其将扮演重要角色。
从以上作品同时可以看出水出和明目前创作的一个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当代日本汉诗创作的总体倾向。既可以说是特点，也可以说是局限。即，这些作品并非来自真实的生活，而是把特定的风雅素材，以风雅的方式进行了吟咏。它们不是记录自己人生实感的自发创作，而是以“交作业”的形式，在被布置的诗题之下凭空想象一个遥远的、虚拟的古典世界。诗作中的登场主人公不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活生生的自我，而是一个表情模糊，隔离在真空世界的中世纪文人公子。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本期待通过日本人的诗作了解当代的日本风情，日本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未料他们的作品，是比我们更传统守旧，更为中国式的东西。光看这些诗句也许会产生其为古人之作的错觉，并不知作者乃当代人，更想象不到竟会是日本人！这对于日本的汉诗创作者本人来说也许正是梦寐以求的境界，然而从我们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作品不过是摹拟古典、空中楼阁式的亚流文学，其美学高度毕竟有限。
题咏属于一种作诗基础阶段的练习，不是自由的抒情表达，易限于思想情趣的观念化和单一化。同时日本的汉诗爱好者在观念上似乎有一个误区，认为汉诗就是要写传统的情调，写优美愉悦的事物，表现风雅的世界，那些世俗的、激烈的、丑恶的题材本身是不宜入诗的。其作品多抒发悠游山水吟咏风月的闲情逸趣，鲜有表现时代风云社会责任的慷慨激昂之志。

这种风雅情调以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田园生活为基础。不仅在当代日本汉诗创作中多见，在我国目前的诗词创作中同样占有相当比例。风雅情调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美学，其本身绝非无益。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快节奏、重压力，让人身心疲惫的现代社会，无疑是一份让灵魂回到悠远的故乡，得到片刻休憩的清凉剂。如果把诗词作为一项兴趣爱好，一个陶冶性情的雅事，表现风雅情调当然是作者的自由，也无可非议。可是对于把诗词作为一个严肃的事业，看作是人生搏击的战场，抱着开拓新时代诗词使命的人来说，仅表现风雅情调又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已不是我们的生活本身。现代社会五光十色的生活面貌，热烈激昂的时代精神反映不出来。实际上，我们所有当代人的生活主流都绝非风雅，风雅只存在于一时的刻意追求之中。
    日本当代的汉诗创作偏重于风雅情调有其必然原因。
    首先是历史文化原因。日本文艺自古以来多具有浪漫唯美主义倾向，而缺乏描写时代社会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日本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中国诗人不是李白杜甫，而是白居易。不是白居易的讽喻诗，而是他的闲适和感伤诗。平安时期菅原道真在遭左迁时曾有过歌咏穷苦劳动者的作品，山上忆良曾以日本的传统和歌咏过《贫穷问答歌》，不过这些放在整个日本诗歌史来看属于凤毛麟角。文人雅士的风花雪月还是占其主流。
    其次是社会环境原因。即汉诗在日本当代文艺中的地位下降，和日本社会总体汉文素养的薄弱。汉文以前是知识分子的共通教养和必备知识，一切立身求学的基础，现在只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占一部分的选修内容。汉诗以往是最正统和高品位的文学，是士人间交往应酬的社会工具，现在成为深奥古板，只为少数具有高文化素养的中老年人情有独钟的特殊文艺。对日本人来说，其现实生活和时代特色，自可通过和歌俳句等日本的固有诗型来表现，汉诗并不是唯一的抒情工具。现在的汉诗爱好者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倒崇拜者，而不是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文人作家。
模拟古典、表现风雅情调，一方面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怀的仰慕之情相一致，一方面大有古人留下的诗作为样板，在创作时便于模仿掌握。对于那些已经步入高龄的日本初学者，他们喜欢汉诗本身我们已觉得非常难能可贵，至于他们愿意写什么情调，怎么写只能随其自然发展。要求他们用尚不熟练的汉文水平写当代事物，也实在力所难及。风雅情调和题咏方式对于日本的汉诗初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便行的方法。
    因此日本当代汉诗创作走向风雅情调既顺利成章，也是出于不得已的。对于一般爱好者来言这无可非议，可是对于一个时代汉诗水准的开拓，则有其局限性。
    水出和明本人也对此有所认识。在题咏中从以往完全的空想世界，逐渐试图通过导入亲身经历及当代题材进行突破。
远登古庙翠微巅，堂下春秋已二千。圣母犹垂甘露乳，化成松荫一灵泉。

《山中古庙》

君去扶桑杳渺中，鱼书十载了无通。多情柳絮千千片，尽载妾心飞向东。

《水边杨柳·代泰国人》
前一首描写的是作者旅行土耳其时亲临的当地圣马利亚教堂；后一首描写的是泰国女性对赴日情郎的思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这些诗作蒙上了陈旧的面纱，其具体现实感有所不足。
现在的课题是：如何培养新时代的汉诗人才，让其开拓日本的汉诗创作。时代的进步赋予中日汉诗界方便的交流机会，作为日本人重现当年空海赴长安求学的一幕，到中国学习非常方便。水出君已经有了汉诗创作的基础，可以走出风雅情调，从题咏的初级训练中毕业了。把目光投向现代，投向现代人的真实生活，写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这样不仅能够成长为新一代日本汉诗的继承人，在中国的当代诗词中也能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具有我们任何人都不具备的独自的生活阅历和知识背景。
    笔者向水出和明建议到中国留学，首先学习现代汉语，做到可以与中国人自由交流，能用中文朗读汉诗诗句，体会其音韵美。然后求教于中国的诗词名家，锻炼书写自身切实的生活感受。这需要水出君毅然辞去工职，放弃多年来习惯了的稳定生活，投身于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收益的全新的创作学习中去。他失去的是一些暂时的现世功利，追求的则是开拓新一代日本汉诗的永恒价值。我们将以作为汉诗本源国的责任和胸怀，热情地迎接这位远方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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